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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绍敏

幸亏土蜂群规模不是很大，在赵洋
用力地拍打之下，很快就土崩瓦解，四下
逃散了。赵洋长吐了一口气，回头看两
个姑娘，她们躲在树后，藏在包袱下面还
在瑟瑟发抖。

“没事啦，出来吧！土蜂没蜇着你们
吧？”

好一会，两个姑娘才移开包袱，满是
惊恐的眼睛从凌乱的头发间露了出来。
一个和赵洋年龄相仿，穿着件红格格衬
衫，虽然有些旧却甚是整洁，一头乌亮粗
黑的短发衬托下，圆润的脸庞显得秀气而
又精干，另一个略显瘦小一些，可能是她
的妹妹，一双黑溜溜的眸子一眨不眨地盯
着赵洋看，脸颊上还流着亮晶晶的泪水。

两个姑娘检查了一遍自身，除去裤
腿上扎了好些枣刺，鞋面上满是尘土外，
身上倒没有被土蜂蜇到。赵洋新编的凉
帽则由于刚才用力过猛，早已被打得四
散五裂、支离破碎，无法再戴。赵洋随手
把它扔进了渠里，捡起自己的包袱，说
道：“没事就好，你们走吧！”随后，弯腰钻
进树丛，准备回到渠北继续干活。

“哎……”身后一声轻呼。
赵洋回过身，红格格衣服的姑娘脸

红红地看着他：“谢谢你……能不能好事

做到底，帮我俩取一下那个花花包包？
我俩摘了一上午的酸枣！”

二

姐妹俩刚进院门，就听见父亲姚满
财在屋里说话，神采飞扬地，嗓门挺高。
见到两个女儿进来，姚满财急忙拿过来
自己那个拉链已经坏了，带子也磨出毛
边的黑色人造革公文包，从里面拿出一
个塑料袋。“云云，小雨，你俩过来。今天
爸在镇上扯了块布料，现在天慢慢就凉
了，给你俩一人做一个外套，看看这花样
你俩喜欢吗？”

“爸，你怎么想起来买布料了，这又
不是过年？家里不是都没钱吗，你挣下
钱啦？”姚晓云有些吃惊。这突如其来的

惊喜让她有些摸不着头脑，她看了看盘
坐在炕上的奶奶，还有正在张罗做饭的
母亲，她们的脸上也都洋溢着喜色。

“我马上还没有挣下钱，但是我已经
找下了一个挣钱的好活，咱们很快就有
钱了。”姚满财展开布料在女儿身上比画
着，“前几天送你俩去书房（方言：学校），
看着人家娃都穿着新衣服，爸心里就不
美气。你俩都长成大女了，又在外上学，
衣着打扮也很重要，不能让别人小看。
今年爸挣下钱，过年的时候直接给你们
买套成衣，给你奶和你妈也做件好衣服，
也能在村子里逛逛，风光一下！”

姚满财今天为啥心情这么好？是因
为他今天一大早去了趟金井乡，找见了
老同学李茂林的弟弟李旭林。金井乡在
龙居镇以西，相距不过十来里。李旭林
的轧花厂就建在姚暹渠南的大路边自家
的承包土地上，场地开阔，交通便利。

姚满财坐在轧花厂的门房里等了好
久，李旭林才从外面回来。这家伙和他
哥长得不太像，李茂林白白净净，文弱书
生一个，李旭林却长得五大三粗，骑着一
辆和他体型挺相配的幸福 250 摩托车，
这在农村可是个少见的新玩意，红色的，
跑起来排气管直冒蓝烟，挺扎眼。

姚满财才掏出他刚刚在村里小卖部
买的四毛钱翡翠香烟（这也是他考虑了

半天，才狠下心买的），李旭林就一把把
他挡了回去。“姚哥你客气啥？这两天忙
得，嗓子干得都不敢抽烟了。我这有烟，
这烟抽着润润的，不干，口感好。”李旭林
说着，从桌子抽屉里摸出两盒硬春红梅，
塞给姚满财，“你的情况我哥都给我说
啦，我现在就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我这人
没念下书，在外面跑还可以，厂里面的写
写算算、日常管理需要姚哥你来操心。你
看你什么时候能过来上班，吃住全包，有
我哥的脸面，工资上肯定不亏你，一天6
块钱，一个月180。另外，你抓紧时间给咱
们招上几个年轻小伙，管吃，一天5块钱，
一个月150，你觉得怎么样？”

这还能怎么样，城里面那些干公家
事的每月也不过一百四五吗？姚满财心
里是十二分的满意。离开了轧花厂，姚
满财骑着自行车慢悠悠地穿行在姚暹渠
南堤的林间小道上，金秋的凉风凌空吹
来，清爽而惬意。他索性车闸一捏，把没
有车撑的自行车往路边树上一靠，找了
块石头面南坐了下来。蓝天白云下，中
条山的每一根筋骨都清晰可辨，大大小
小的村庄散落在灰黄绿红交错分布的旷
野里，如蚁般的农人在田间忙活着，甲虫
一样的拖拉机在地头穿梭着，发出一阵
阵轰鸣……

这，就是他赖以生存的土地！ （2）

□闫学温

选一个好天气，父亲从碾子沟
拉回黄土，和堆在窗前的煤末子按
照土一煤三的比例搅拌均匀，然后
在煤堆中间挖个窝窝，浇上水洇着。
接着父亲会拎着一个荆条篮子，篮
子里装的是母亲从炕洞里掏出的草
木灰。

只见父亲快速将草木灰在北墙
根向阳的地上薄薄地撒上一层，然
后把洇好的煤泥一锹一锹地铲到撒
有草木灰的地上，仔仔细细地抹平
拍实。最后用铁锹将一大块煤饼划
成四四方方的小块。

煤泥拍完，就让它接受太阳的
洗礼。

到了下午，看煤饼干得差不多
了，父亲就用铁锹小心翼翼地把煤饼
一块块铲起，按照丁字格相互支撑着
侧立起来，便于吃风，干得更快些。

院里这些立起来的煤饼，在晋
娃眼里，俨然就是一座带有丁字格
的迷宫。他将自己想象成小人，在迷
宫里穿梭，寻找着出口；想着想着，
就忍不住去“迷宫”里转悠，谁知一
只脚刚踏进去，就冷不丁地被父亲
一巴掌“扇”了出来。父亲怕他将刚
拍好的煤饼碰倒撞碎——那可就前
功尽弃啦！

到了晚上，父亲用塑料布把煤
饼盖起来，避免受冻。冻过的煤饼会
发酥，不仅不经烧，还经常把炉火压
灭！

晒上一两天，待煤饼全部干透
后，父亲和晋娃将晒干的煤饼整齐
地垛在窗台底下。现在窗台底下就
有好大的一摞呢！

母亲加完煤饼，将炉子盖严，又
将茶壶蹾在炉子上。不一会儿，茶壶
就“嘶——嘶——”哼唱起来。

“快起！”母亲拿着捅炉子的铁
火柱在炕沿上使劲敲了一下。晋娃

无动于衷。
“喔，喔，喔——”院子里的鸡窝

上，那只大红公鸡正仰着脖子声嘶
力竭地叫着。

“糟糕！”晋娃一看窗外，太阳光
已经落到了西墙根上。他一骨碌爬
起来，顾不上窑里冷，嘴里“咝溜”
着，手忙脚乱地套上了裤袄，“哧溜”
一声下了炕，脸也顾不上洗，在母亲

“去哪儿”的问候声里，出了窑门，打
开梢门跑了出去。

跟在晋娃后面的是家里的那条
土狗虎子。

放眼一场空

爬上窑顶，太阳刚坐在了稷王山
的山尖尖上。晋娃嘴里呼出一团团的
白气，隆冬的空气清冽而又纯净。

虎子已经超过晋娃，在前面颠
着小步。站在窑顶上，可以看到翠翠
姨院子里搭的红帐子，可以听到杂
乱的人声。高音喇叭里，正播放着蒲
剧名家景雪变的《柜中缘》：许翠莲
今日里好羞惭，悔不该在门外做针
线，相公进门人若见，难免过后说闲
言，要说长来要道短，谁能与我辩屈
冤……

在景雪变欢喜俊俏的唱腔中，
晋娃撒开脚丫子，朝蝎子岭跑去。虎
子嘴里咕噜着，时而跑在晋娃的前
面，时而跟在晋娃的后面，时而又在
晋娃脚底下绊跶着，急得晋娃恨不
得踢虎子几脚。

忽然，景雪变清脆的声音没有
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沙哑苍老的
嗓音：“各位事上帮忙的请注意，马
上开早饭啦！请各位在事上帮忙的
赶紧回来，马上开早饭啦！”紧接着，
晋娃的耳朵里传来母亲的喊叫声：

“晋娃，晋娃——回来吃饭啦！”
晋娃没有理会，还在向蝎子岭

飞奔。到了岭下，晋娃看见巷里的三
片在放羊。 （2）

□吕魁

或许是因为古雅莎的反应没有预想
的那般强烈，陈一苗一时间也没了兴致，
他跑到路边的便利店买来冰镇汽水，递
给古雅莎一瓶，古雅莎摆了摆手，并没
接。落日余晖将这对昔日恋人的影子拉
得修长。短暂沉默过后，陈一苗清了清
嗓子先开了口：“那什么，大美女你有空
赏光一起吃顿晚饭？我请你喝一杯。”

“瞧你说的，你都到我家门口了，怎
么也得是我尽地主之谊，哪轮得到你
请？”古雅莎赶忙回应，“你有什么想吃的
吗？烤肉行吗？不过抱歉啊，我很久不
喝酒了，要不我找几个朋友陪你喝？”

“你别见——”“外”字没说出口，陈
一苗连忙改口，“你别客气，怎么说你我
也都是老朋友。你说的在理，运城当然
是你更熟悉，那这样，你来选地方，我来
买单，你不喝酒没关系，我也喝不了太
多，明天还得赶路，就不麻烦你朋友了。”

昨天傍晚，古雅莎下了瑜伽课，打开
储物柜取出手机，只是一个小时没看，五
个未接来电，四十七条微信未读信息。
古雅莎顾不上冲澡，她给保姆回拨电话，
告诉保姆，女儿萌萌舞蹈课结束后，一定
要记得带她去剪头发。下周区里组织的
教师节联欢会上，萌萌要上台表演小提
琴。听萌萌老师说，包括区电视台在内，
届时多家媒体会到现场直播。古雅莎希
望女儿能发挥出色，给她好好地装装人，
露露脸。演得好了，萌萌奶奶肯定会高
兴。老人家疼孙女，但凡孙女取得一点
成绩，老太太能在抖音、朋友圈分享半个
月。老太太表达开心的方式有且只有给
儿媳妇古雅莎送各种礼物，古雅莎脖子
上戴的玉佩，手上拿的最新款智能手机，
以及胳膊上挎着的，走到小城哪里都会
被其他女人多瞄两眼的爱马仕包，都是
女儿萌萌这一两年，或期末考试考满分，

或特长班举办的赛事获得名次，奶奶一
兴奋上头，大手一挥，送给孙女她妈妈古
雅莎的奖励。

叮嘱完保姆，司机还没有来，古雅莎
坐在瑜伽馆 VIP 休息室的沙发上，喝着
柠檬水，逐条翻看那一长串亮着小红点
的未读信息。闺蜜群里，有人转发标题
为《用这六招对付老公，保准他魂不守
舍》的公众号文章，有人推荐城北商场新
开的那家泰国餐厅，说味道一般，不过装
修得挺有特色，撸个全妆，穿上美美的小
裙子，假装在东南亚，拍照肯定出片。还
有人在线征询姐妹们意见，做哪种色号
的美甲更适合即将到来的秋天。古雅莎
右手拇指在手机屏幕上快速上下翻动，
她先是在女儿萌萌的班级群里打卡接
龙，又给替她买眼霜的海外代购转了两
千块钱。小助理发来本月两家甜品店的
财务分析表，婆婆问她今晚是否送孙女
回她那边住。

古雅莎一一回复，滴水不漏。
忽然间，陈一苗的微信头像好似飞

鱼跃出海面，跳入她的眼帘。古雅莎愣
住，她又看了一眼，确定新弹出的对话
框，就是曾和她有过一段三年恋情的前
男友陈一苗发来的。

“雅莎，你好，我是陈一苗，不知你是
否还记得我？三周前我从北京出发，计
划用五个月时间骑行到新疆。今天我路
过你的家乡运城，你在运城吗？若有空
能否见上一面？我预计会在运城停留两
天。但愿我冒昧的出现，没有打扰到
你。”

一段文字后紧跟着的是一张陈一苗
的自拍照。只见他戴着深蓝色摩托车头
盔，黑色口罩和墨镜遮挡住了他大半张
脸，远处的背景，是她再熟悉不过的运城
高速路出口。 （2）

在 鼓 楼 会唱歌的苹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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